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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9期新闻稿：假如我在斗争中倒下，请代替
我
 

《武士，守望者》 立石大河亚（日本）作于196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19-guojia-baol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19-guojia-baol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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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卡利和南非德班所发生的国家暴力事件背景不同，暴力程度与当地情况相关，但都可以用恶
劣来形容。安全部队镇压试图表达政治权利诉求的人民的照片比比皆是。事态进展难以追踪，眨眼间
焦点便从公众示威转变到庭审现场，从催泪弹渐散的烟雾切换到阴森压抑的监牢。然而，在这些事件
的背后，在引发事件的一系列情绪之中，有一种抵抗的气氛，“全民抵抗”，拒绝接受当权者不合理
的决策，拒绝用礼貌的语言表达不满。

 

《人民团结永不败》乐团指挥苏珊娜·博雷尔（哥伦比亚麦德林）于2021年5月5日

 

哥伦比亚政府决议推行一部名称古怪的法律《可持续团结法》（Ley de Solidaridad Sostenible），拟将疫
情造成的经济成本转嫁给民众。不出所料，民众以愤怒回击。哥伦比亚政府在4月28-29日面对了一场
全国罢工，一如既往地用残酷镇压予以回应，包括动用了恶名昭著的“防暴机动部队”。上街游行的
群众怀着怒火、唱着歌曲，这一系列反应的共同之处是对伊万·杜克政府的憎恶。

为了维护权力而施暴的哥伦比亚寡头集团是毫无顾忌的，但当目睹了卡利的抗议群众推倒殖民征服者
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的雕像时，想必他们也会心惊颤抖。这次行动说明，抗议群众不仅仅
满足于撤回上述法律提案，而是希望推翻主导全社会的僵化等级制度。杜克不把抗议者视为公民，对
他来说，这些人就是“破坏分子”。难怪杜克纵容使用恶劣至极的暴力手段，波哥大、卡利、麦德林
等城市首当其冲。政府不顾波哥大市长克劳迪娅·洛佩兹、麦德林市长丹尼尔·昆特罗的呼吁，继续
进行暴力镇压，用一位在西亚报道过战争新闻的哥伦比亚朋友的话说，街上的战斗场景越来越像伊拉
克了。

 

https://hjck.com/reportajes/susana-boreal-la-batuta-de-la-protesta/
http://www.irc.gov.co/webcenter/portal/LeySolidaridad/pages_LeySolidaridad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4/29/colombia-strikes-against-neoliberal-onslaught/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5/03/tax-reform-bill-temporarily-defeated-by-national-strike-in-colombia-repression-and-militarization-continue/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5/10/colombias-leaders-want-to-stain-their-country-with-the-blood-of-the-working-class/
https://www.semana.com/nacion/articulo/el-presidente-duque-ofrecio-recompensas-de-10-millones-para-quien-de-informacion-sobre-vandalos/2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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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公牛》 大卫·科洛恩（南非）作于2016年

 

像伊拉克。或者像最近被某人权组织列为种族隔离国家的以色列。种族隔离的英文单词“apartheid”来
自南非荷兰语，意为“间隔”，将白人与其他种族隔开；就以色列而言，是将犹太公民与巴勒斯坦公
民隔开。在某人权组织的这份报告之前，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已发布了诸多报告，用“种族隔

https://www.hrw.org/report/2021/04/27/threshold-crossed/israeli-authorities-and-crimes-apartheid-and-persecution
https://www.unescwa.org/news/escwa-launches-report-israeli-practices-towards-palestinian-people-and-question-apart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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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形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主义政策。该人权组织在充分论证后得出基本结论，认为以
色列严重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主张权；“这种剥夺行为极其恶劣，等同于种族隔离和迫害的反人
类罪行。”

“种族隔离”和“反人类罪行”这两个术语的关联可参考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的一项决议，该决议
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种反人类罪行”。1984年，联合国安理会将种族隔离描述为“以
反人类罪行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后来，“反人类罪行”这一术语被写入了1998年《国际刑事法庭罗
马规约》第七条中。这说明2021年3月3日，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表示本法庭将
就2014年以来在以色列犯下的罪行开展调查也绝非偶然。以色列拒绝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

以色列法庭决定采取行动，从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社区、有3000名居民的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六个
家庭，尽管以色列法庭对占领区并无司法管辖权。1967年，以色列抢占了东耶路撒冷，该地区成为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一部分。1967年的联合国242决议声明，占领国，即以色列，必须尊重本地区各国
的主权、政治独立及“领土不可侵犯性”。1972年，以色列定居者推动以色列法庭驱逐了数千名居住
在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此后50年，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反抗驱逐。绰号“马卡夫”的以色列边防警察
局明目张胆地使用暴力手段，而随着5月7日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进入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暴力
行动愈演愈烈，与哥伦比亚防暴机动部队的施暴行为如出一辙。

与残酷镇压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巴勒斯坦人民任何政治计划的持续打压。以色列把奋起反抗的巴勒斯坦
人民称为恐怖分子，这跟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及其西方盟友在反种族隔离斗争热潮时期对非国大的称呼
是一模一样的。1994年，非国大联盟在南非执政，对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体制和种族隔离体制开展了长
期清除行动；去除过去几十年被强烈固化的东西需要几代人的抗争。

 

https://undocs.org/en/A/RES/2202(XXI)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1588?ln=en
https://www.icc-cpi.int/resource-library/Documents/RS-Eng.pdf
https://www.icc-cpi.int/Pages/item.aspx?name=210303-prosecutor-statement-investigation-palestine
https://mfa.gov.il/MFA/PressRoom/2021/Pages/Israel-rejects-the-ICC-s-decision-regarding-the-scope-of-its-territorial-jurisdiction-on-the-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7.aspx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5/08/a-new-hope-emerges-in-palestinian-resistance-to-sheikh-jarrah-evictions/
https://undocs.org/S/RES/242(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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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庭》 邓春和（越南） 作于2008年

 

2020年8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表了名为《血腥的政治：南非的政治镇压》（The  Politic  of  Bloo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South Africa）的汇编文章。在文章开始时，我们引用了弗朗兹·法农1961年的著作
《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话，该书多次使用“缺乏能力”一词形容殖民地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法农
写到，当人民创建自己的组织，形成民主参与诉求时，统治阶级缺乏认识群众这种合理行为的能力，
反而觉得该行为威胁到了自身的统治。这就是哥伦比亚寡头和以色列种族隔离阶级的主流态度。南非
统治阶级的本性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机制决不为本国工人阶级发展独立政治组织留有余地。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1-political-repression-in-south-africa/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26-f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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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4日，南非当局逮捕了棚户居民运动组织（Abahlali  baseMjondolo，简称AbM）的副主席姆
卡佩利·乔治·博诺诺。当局控告博诺诺“策划谋杀”。棚户居民领导的AbM拥有82000名会员，组
织占领土地和争取住房的斗争，自2005年成立以来就受到镇压。

2018年，我们因为一篇汇编采访了AbM的领导人斯布·齐科德，他说：

政治已成了一种生财之道，有人为了敛财和护财甚至可以杀人，可以无所不为。我们参
加一场场葬礼。我们埋葬同志，给予他们在世时被剥夺的尊严。在种族隔离结束后的所
谓民主的南非，我们许多同志在夜晚在自己家中无法入睡，或者不能出门。迫害行动此
起彼伏。

博诺诺只是遭受政治迫害的最新一位AbM成员。全球各地勇敢的活动家们因为创建反对现状的组织
而面临恐吓与谋杀。活动家尼古拉斯·格雷罗最近在哥伦比亚卡利遭警方杀害，来自西孟加拉邦东布
尔登区纳巴格拉姆村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党员卡卡利·凯特拉帕尔遭政治谋杀，皆因这种政
治迫害所致。格雷罗在抗议浪潮开始不久就在大街上被杀害，而谋杀凯特拉帕尔的是在西孟加拉邦议
会选举中获胜的党派成员。这是一种政治清算，是对政治活动家的谋杀，他们的死打击了群众对抗权
力磐石的信心。杀手在暗处磨刀霍霍，用直通权贵老巢的手机接收指令。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190812_Dossier-11_EN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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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原子能机构）费尔南多·布莱斯（秘鲁）作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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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恶劣啊，这样使用权力，这样无需负责的杀戮。5月6日，政府武装部队进入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雅
卡雷济纽贫民窟，开枪杀害了至少25名群众，这些人在枪响前已有投降的迹象。联合国呼吁开展调查，
但此事并不会有实质进展。巴西1988年宪法取消了死刑，但证据表明，警方认为，对于贫民窟的居民，
无需法院审理，死刑是允许的。

 

穆因·布塞索
（1926-1984）

 

这是怎样的世道，政治迫害竟引不起足够的愤怒了？穆因·布鲁索用歌声唤醒在加沙遭受以色列种族
隔离压迫的巴勒斯坦同胞们，他在其史诗之作《战斗》（Al-Ma’raka）中得到了这样的慰藉：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069&Lan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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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在斗争中倒下，同志，请代替我。

请注视我阻挡肆虐狂风的双唇。

我并没有死去。遍体鳞伤的我仍在呼唤你。

打起鼓来，让人们听到你战斗的召唤。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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